
解玺璋年轻时是北京化工二厂的青年工人， 干活
非常卖力， 还很喜欢读书。 在国企奉献了8年多青春
以后 ， 他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读 。
1982年毕业后去 《北京日报》 工作。 30多年来， 他始
终在新闻报道和文艺评论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 以自
己的不懈努力跻身为当代作家中评论范围最广泛的极
少数评论大家之一。

解玺璋是著名文艺评论家， 几十年间， 撰写了大
量文学、 电影、 电视、 戏剧等方面的文艺评论， 陆续
出版了多部评论集。 2013年， 他的转型力作 《梁启超
传》 （上、 下册） 赢得无数好评并畅销热卖， 影响很
大。 2016年8月，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 他告知说正在埋
头创作 《张恨水传》， 预计30万字， 年底完成。

在工厂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解玺璋祖籍山东， 1953年生于北京。 1970年6月，
初中毕业的他进入北京化工二厂上班 ， 岗位是操作
工， 所在车间是一个生产硅材料的试验型车间。 解玺
璋坦言， 他们这些人是化工二厂文化水平最低的一批
工人， 在他们之前进厂的一线工人大多都是化工学校
毕业的中专生， 甚至还有不少大学生和科研人员， 他
们特别注重学习。 而给一线工人当师傅的， 竟然都是
文革前的大学生。 “车间里的知识分子虽然是技术干
部， 但都看了很多书， 文化底蕴深厚， 谈话中会推荐
很多书， 所以我看书很杂， 这段工厂岁月是我看书最
丰富的时期， 而且我在这里养成了一种学习的习惯。”
自1970年夏到1978年底上大学， 解玺璋就是在这样一
个环境里熏陶了8年半。

尽管厂里经常加班 ， 但年纪轻轻的他竟然觉得
“干活不累”。 那时候， 厂里也好， 车间也好， 常会提
出口号进行生产竞赛， 比如每周贡献多少时间、 一天
干两天的活之类。 “举行生产会战时， 最长的一连干
了72小时， 很亢奋， 精神头特别大！” 那时候车间里做
干燥剂是把烧碱装在大桶里， 一桶就是一吨， 然后隔
着铁皮抡大锤砸。 解玺璋至今腰都不太好， 就是当年
抡大锤时不慎扭伤的。

厂党委宣传部的陆骏有一次来车间巡视， 看到解
玺璋出的黑板报不错， 又发现他喜欢写东西， 就拉着
他给厂报写稿。 陆骏是文革前中文系毕业的， 喜欢古
典文学，厂里人称“老夫子”。 陆骏为人比较谨慎，并不
拿书给他看 ， 只是背古诗 ， 背一首 ， 就让解玺璋也
背， 之后还考他。 解玺璋不久成为厂里工人理论组的
成员， 因工作交流和编写资料的需要， 比如为 《商君
书》 作注释， 或参加一些文艺评论活动， 因而上首都
图书馆查资料、 借阅书刊， 就显得格外光明正大。 他
曾作 《曲线读书论》 一文， 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当然， 他顺便也借阅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 比如
唐代20多位诗人的全集， 他就都看过， 又如先秦诸子
的书， 再如有关明史的书， 以及王力的四卷本 《古代
汉语 》 等等 。 他还抄书 ， 诗词抄得特别多 ， 抄 《庄
子》 一书时连注释都抄。 解玺璋还曾受到厂里两位政
治部主任张敬源、 张道一的指导， 从而由浅入深地读
了一些马列的、 哲学的书及许多苏联小说， 比如 《欧
洲哲学史 》 《朱可夫传 》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
等。 借书之外他还买书， 二级工每月38.61元的工资，
除10来元用于吃饭外， 就都花在买书上了。

解玺璋表白： 他这一生就是跟书打交道。 年少时
在化工二厂与书结缘迷上了书。 大学毕业后到报社编
副刊， 主持 “书香” 栏目， 撰写书评， 工作也跟书有
关 。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 ， 才看看戏 、 看看电影 。 总
之， 直到现在， 他也是一天都离不开书。

两次高考与单调的大学生活

随着文革的结束 ， 被废止了10年的高考终于在
1977年恢复。 青年工人解玺璋在这一年也参加了这一
足以改变人生命运的大考。 他考了292的高分， 但却落
榜了。 原因是他填写的三个志愿全是北大， 第一志愿

是北大中文系， 第二志愿是北大考古系， 第三志愿是
北大图书馆学系。 他回忆， “之前听说录取线是280
分， 但北大却是300分！”

半年后他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这一年中国人
民大学也恢复了招生。 化工厂的陆骏师傅建议他报考
人大新闻系 。 这一次解玺璋没有再一根筋地只考北
大， 除第一志愿是人大新闻系之外， 第二志愿他报的
是山东大学中文系， 第三志愿是兰州大学中文系。 结
果他被第一志愿录取， 由此成为人大新闻系的1978级
新生。 文革中， 化工二厂每年都有人被推荐上清华大
学高分子系， 但解玺璋对理工科毫无兴趣， 可惜厂里
并没有文科生的推荐指标， 所以他只有通过高考来实
现自己的愿望。

解玺璋一直记得给他们上课的那些老师， 如郑兴
东、 汤世英、 秦硅、 方汉奇等。 大二时， 解玺璋写了
一篇万字左右的论文 ， 题为 《试论梁启超的新闻思
想》； 大四时他的毕业论文也就以此为基础， 只是改
了改， 丰富、 调整了一下。 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方汉
奇较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居然把梁启超当年主编的
《时务报》 都给读完了。

解玺璋坦承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单调。 很多同学
一起参加的集体活动比如踢球， 大家都乐在其中， 他
却不参加。 体育成绩他往往都过不了， 比如单杠、 双
杠就不行，扔手榴弹、投标枪也不行，只有跑步他还不
错。 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 交谊舞开始流行， 大
家都喜欢跳， 但他却不会。 他也不玩牌， 不打麻将。

解玺璋的大学生活很单调， 或许也有别的原因。
他和她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 他们确定恋爱关系是在
高考以后， 先把结婚证领了， 他才去报到入学。 大三
时， 厂里给他们分了间房。 不过直到大四开学前， 两
人才办了婚礼。 解玺璋上大学是带工资的， 上学期间
厂里给他涨了一级工资以示勉励， 只是要求他毕业后
回厂上班。 所以那会儿他既是刚入学的大学新生， 又
是化工二厂一名有着8年多工龄的三级工。 70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大学生，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个人的生活
中还装满了家庭的、 单位的许多事， 也难怪他在校园
里有点心事重重， 没有那么多激情。

风风火火的报人生涯

1983年2月， 大学毕业的解玺璋果然回化工二厂报

了到， 但他最终并没有回厂上班， 而是去了急需要人
的 《北京日报》。 他把报到证和档案都留在厂里， 径
直去 《北京日报 》 总编室上起了夜班———编国际新
闻。 一年多后， 解玺璋被调到 《北京晚报》 副刊部。
在这期间， 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报道图书出版行业的
栏目 “书香”， 众多好书在此得到报道、 介绍和评论，
作为栏目主持人， 解玺璋自然也撰写了大量报道和书
评———他从在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时起就迷上了书，
因为热爱， 所以这份工作他做得非一般的得心应手，
风生水起的 “书香” 也可谓备受追捧。

1998年， 《北京青年报》 总编辑肖培调任北京日
报社主持 《北京晚报》 的编辑工作。 改版过程中， 解
玺璋被任命为 《文化导刊》 主编， 每周一期的 《文化
导刊》 涵盖了影视戏剧音乐图书等众多文艺行当， 在
这个相当于文艺部副主任的岗位上， 解玺璋兢兢业业
干了两年 ， 付出了很多 ， 也收获了很多 。 2000年 ，
《北京晚报》 又创办了 《新闻时评》 日刊， 解玺璋同
样也是做了两年主编。 每天早上7点， 他和另外两位年
轻同事都准时赶到单位看当天新闻， 按照 “当天的新
闻当天评” 的要求， 三个人都必须又快又好地写出一
篇千字文在“新闻快说”栏目刊出。 这个岗位的工作量
和工作压力都可谓大， 但已然年近50岁的解玺璋照样
干得很卖力、 很投入， 不但领导认可， 读者也喜欢。

2002年， 解玺璋调任 《北京日报·文艺周刊》 主
编 ， 接替行将调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前任主编孙郁。
据说孙郁在离任前曾推荐了几人 ， 但社里都不太同
意， 之后孙郁就推荐了解玺璋， 社里这才同意了。 于
是解玺璋就在这红红火火地干了两年多。 到2004年，
社里又调他去北京日报社旗下的同心出版社当总编，
但因为他不是党员 ， 就当常务副总编 ， 享受正处待
遇。 解玺璋在这家出版社干了四年， 觉得始终不能如
愿施展， 就在2008年主动提出辞职， 要求退休。 党组
书记严力强说你干嘛办退休， 你不愿干就不干。 于是
解玺璋有半年时间没有上班， 在家赋闲。 后来爱人说
你还是得找点事干。 严书记问他愿意上哪个部门， 他
说愿意去文艺部。 于是2009年他又回到北京日报文艺
部 ， 并在 《文艺周刊》 开了一个专栏， 叫 《老解观
象》。 解玺璋为这个持续开了三年的深度文化关注栏
目写了整整三年的专栏文章， 挺受读者欢迎， 杂文协
会还给这个栏目评了个奖。 这之后， 年近60岁的解玺
璋才渐渐淡出直至退休。

出版力作 《梁启超传》

解玺璋很勤奋， 几十年来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和
评论作品， 并且结集出版了多本。 他的第一本书 《中
国妇女向后转》 是同为评论家、 学者的前同事孙郁鼓
动他写的， “这是一本谈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的书， 是一本11万字的小书， 写的是晚清到20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妇女形象的变化”。 当时， 孙郁编了一
套10本的丛书 “女性文化书系”， 《中国妇女向后转》
即是其中之一， 该丛书出版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行
将在北京召开之际。

1996年， 远方出版社推出了由贺雄飞选编的评论
集 《喧嚣与寂寞》， 这是解玺璋的第二本专著， 收入
了其多年间所作评论计20多万字。 该书由著名作家陈
建功作序。 解玺璋的第三本书是 《雅俗》， “篇幅在10
万字左右 ， 从先秦写到王朔 ， 写的是雅俗文化的变
迁”， 由暨南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第四本书 《张
恨水》 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张恨水的小传，
约七八万字， 第二部分是其主要作品的导读， 选收了
四本张恨水的小说和一些散文。 2010年， 解玺璋出版
了他的第五本书 《一个人的阅读史》， 由四川大学出
版社推出。 再之后， 2013年， 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
他的电影评论文集 《说影》。 同年， 解玺璋还有一本
书评集 《五味书》 收入在 “品尚书系”， 由安徽教育
出版社推出。 之后， 解玺璋还在2014年出版了 《君主
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 “自改革”》。

不过 ， 迄今为止 ， 解玺璋着力最多的专著还数
《梁启超传》。 之所以写梁启超， 恐怕和他大学毕业论
文写的就是梁启超有关。 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和艰苦
创作， 厚厚的 《梁启超传》 终于完成， 并于2013年出
版， “开机5万册， 现在已经卖到七八万册”， 这本书
“营销做得特别好， 比如网上书店当当网一下子就要
了好几千册 ！” 畅销的 《梁启超传 》 既叫好又叫座 ，
解玺璋的创作显然又上了台阶。

解玺璋坦言， “写梁的困难在于， 我不是这个专
业出来的， 晚年才开始写。 55岁转入史学， 整体上缺
乏对历史的了解。 后来有了些感觉， 但也得不断补近
现代的历史知识。 我没有专业的研究方法， 没有专业
的训练 ， 而梁这个人涉及的面非常广 ， 学科也特别
多， 有的学科完全陌生， 这就要求我得一点一点去摸

索。 写到困难时， 都想哭了， 材料不好找， 不知上哪
找。” 好在他经过艰苦的摸索与不懈的努力， 终于完
成了这本众所瞩目的力作。

毕竟梁启超这个人物涉及的方面太多， 意犹未尽
的解玺璋因此想在明年出一个修订版， “毕竟有的没
写， 比如兄弟关系。 有的材料没有， 比如他和严复的
关系 ， 应单独拿出来写一章 。 再如他和宋教仁的关
系， 没写。 民国后， 1912年后， 梁启超的思想和宋教
仁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想搞两党制。 还有胡适那一
章也想重写一下， 感觉写得不那么充分。”

“梁启超这个人是一生都对自己不满足的人， 一
生都在与时俱进， 都在探索摸索。 最近看台湾学者严
耕望的 《治史三书》， 其中有句话说： ‘工作随时努
力， 生活随遇而安。’ 梁启超是这样， 我自己的人生
观基本也是这样。 退休后好像比上班还忙， 事情太多
了， 有时都穷于应付。”

因工作结缘张艺谋和冯小刚

因为解玺璋长期关注影视行业并撰写了大量影视
新闻和评论， 所以和影视圈有深度交流。 不过融入任
何行业和圈子都有一个过程。 解玺璋90年代编过一本
《电视艺术》 杂志， 这本双月刊是北京电视家协会的
会刊 ， 虽然是一本内部刊物 ， 但当时在电视界很有
名， 其内容很有理论前沿精神， 作者队伍是搞影视文
化批评、 研究最活跃的一批人。 后来他主编 《北京晚
报·文化导刊》， 把报道重点放在包括影视行业在内的
较为宽泛的文化领域， 在这期间， 解玺璋见到并认识
了更多的影视界人物， 比如在电影界叱咤风云了很多
年的张艺谋、 冯小刚等， 他就多有交往。

早在80年代初 、 中期 ， 解玺璋就和当时正在拍
《老井》 的张艺谋见过一面， 不过那时张艺谋还没有
成名 。 10来年后 ， 解玺璋又在大连见到了在那儿拍
《幸福时光》 的张艺谋。 1986年， 张艺谋导演的 《红高

粱》 一炮打响并赢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成名后的张
艺谋非常忙碌， 不太容易见到了。 但他有几年也曾多
次和青年影评协会打交道， 在这个过程中， 解玺璋又
和张艺谋见过几面， 包括交流。 说起来， 两人也算是
比较熟了。 因为有这种交往， 所以解玺璋2013年出版
自己的影评集 《说影》 一书时， 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
邀请张艺谋作序。

当时， 解玺璋应邀参加了张艺谋正在筹备的影片
《归来》 的剧本研讨会， 会后他提出了请张艺谋为该
书作序的愿望。 张艺谋当即答应了， 并表示 “月底给
你”。 20多天后， 解玺璋果然收到了张艺谋所写的序
言。 解玺璋说： “1000多字， 写得挺好的， 挺感人的，
看了眼睛潮乎乎的。”

至于冯小刚， 解玺璋坦承 “接触特别多”。 包括
这个群体中的作家 、 编剧王朔 ， 解玺璋 “也接触很
多， 写过他们的报道， 包括人物专访， 但都是工作关
系”。 冯小刚最早拍的是一部三集的烟草走私题材电
视剧 《疯狂的希尔顿》， 那还是在90年代初， 解玺璋还
记得他和冯小刚两人带着片子、 一路蹬着三轮车去国
家烟草专卖局送审的情景。 工作上的接触、 交往虽然
频繁， 但解玺璋也不是对他的每部作品都肯定， 冯小
刚对此的反应是———老解批评我们能自圆其说， 不乱
说， 八卦的事不说， 比较较真。

报道了影视界这么多年， 眼下的解玺璋似乎也有
机会真正 “触电” 了。 执导过 《周恩来》 《孙中山》
等人物传记片的导演丁荫楠最近找到他， 表达了想拍
电影 《梁启超 》 的意向 ， 并邀请解玺璋以 《梁启超
传》 作者的身份出任电影 《梁启超》 的编剧。 不过解
玺璋却有点为难， 因为他觉得 “我写不了剧本， 对此
感到发愁。 在工厂我就被判定缺乏形象思维， 只能写
看到的东西， 虚构能力薄弱。” 不过丁荫楠说： “不
着急， 这不是能急的事。” 鉴于此， 解玺璋打算 “要
是有可能， 就试一下。”

回首从工人到文人、 从报人到评论家、 作家的这
一路， 解玺璋不免感慨。 有时候， 解玺璋会路过南四
环路边的大郊亭一带， 那儿就是原北京化工二厂的所
在地。 不过化工二厂早已被合并到中石化了。 曾经安
放青葱年代的单位消失不见了 ， 只保留了一个留守
处。 原来的厂区不再属于化工二厂， 大部分都已盖成
高耸的商业楼盘了。 解玺璋每每路过这里， 心里的感
慨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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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家家雄雄

从从工工厂厂走走出出来来的的
文文艺艺评评论论家家

解解玺玺璋璋：：

和同事们在一起

上海书展签售

做客 “书香北京”


